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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曾说：“歌剧如果不在舞台上演出，那就完全没有意义。”歌剧在当代

舞台呈现上所不可忽视的角度——视觉。 在世界范围内歌剧的每一次视觉诠释都

是讨论的焦点，也决定着一部歌剧的走向。 

 

此前歌剧《魔笛》在中国首演，媒体曾将这部歌剧比作“视觉莫扎特”，“舞台上

的视觉创作从来都是全世界舞台剧最重要的戏剧表达手段，聪明的设计创作往往充

满想像力，鲜活生动，与表演相得益彰。”歌剧《魔笛》作为挪威国家剧院2011

－2012演出季的开篇之作，连演14场也创下历年演出季场次之最。不知是出于对

于东方文化与德奥音乐相遇的好奇，还是挪威这座曾经夜不闭户的国度在经历了枪

击事件的极度伤痛后一次文化疗伤，此番《魔笛》首演爆棚。就此次挪威演出笔者

作了一次电话连线。 

 

W：中国国家大剧院、香港歌剧院与挪威国家歌剧院合作的歌剧《魔笛》于2009

年中国首演，曾观看了这部歌剧，印象深刻，是非常国际化的制作。这种国际化并

不仅指于演职员的国际背景，而是这部制作就视觉品相而言所具有的水准。请介绍

一下此次在挪威演出情况吧。 

 

G：今晚在挪威国家歌剧院首演，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中场休息宾客们就已怀有

极大的兴趣，我们彼此交流，此时似乎已然嗅到了成功的气息，演出结束谢幕时，

长时间的掌声，更让我体会到了北欧观众的热情和他们对于将中国的文化元素放在

这部歌剧里表现出的喜爱。庆祝晚宴设在剧院餐厅，导演Paul Curran精力充沛，

长达一个小时的贺词，答谢了每个部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当然对我的隆重

赞美更是让制作人 主要演员、合唱团员、乐团、舞台工作的伙伴们向我举起了酒



杯或是击掌祝贺，我为中国的舞台设计师行走在国际歌剧舞台上赢得尊重而自豪。

在这个充满暖意的团队中，尽管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并未让我感到孤独，只是感

到一个人享受这份成功的喜悦过于奢侈。希望和国内广大的歌剧同仁，歌剧爱好者

共同分享。 

 

W:  就主创团队而言，出生英国的导演Paul Curran现任挪威歌剧院歌剧艺术总

监，他曾在世界各地执导近30部歌剧，今年在英国科文特花园创作了里姆斯基-科

萨科夫的歌剧《沙皇的新娘》。来自澳大利亚的服装设计Paul Edwards活跃于

欧洲舞台，他常兼舞台和服装设计于一身。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舞台设计系主任的

灯光设计David Jacques，也是歌剧舞台上的常客，这个创作团队一直频登欧

美主流歌剧院 。您作为中国国家大剧院舞美设计总监来自东方，作为中国舞美设

计师第一次加入到一个纯粹西方的制作团队，这在西方各大歌剧院演出季中也显少

见到的。 

 

G: 作为中国的舞美设计师，这样的合作方式不常见。歌剧作为西方剧场艺术的主

流，有大量的剧场艺术家可供制作方选择，作为东方人，此前确实是较少被关注的

对象。我和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即是困难的地方，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困难在于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沟通，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创作模式你很难预想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导演给予了我足够信任时，这个魔力就展开了。2008年11月

在北京与导演第一次见面开始讨论这部歌剧创作时，Paul给了我足够大的创作自

由，我可以大尺度地去构思关于歌剧《魔笛》的视觉面貌。当然自由有多大，你所

承载的压力就有多大。在这个团队里大家创作理念上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互相尊

重，使我这个没有留过洋的纯粹“中国制造”颇为自信。 

 

W: 歌剧《魔笛》的创作开始于2009年初，几乎近半年的时间你一直在听这部音乐

作品？ 

 

G: 那半年时间里车上放的音乐就是《魔笛》，我选择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版本，

然后天天听。感受音乐，于是你会渐渐体会莫扎特作品的独特、灵秀、高贵，他不

同于威尔第音乐的大张大合。将音乐中的体会放在视觉中，歌剧中的视觉气质才能

与音乐吻合。 

 

W: 您曾说“创意的根本来自于莫扎特”，那么从莫扎特的《魔笛》中您具体读到

的是什么呢？又如何将这些内容转化为视觉？ 

 

G:《魔笛》是音乐语言极为丰富，非常多元化的歌剧，其音乐将神秘圣洁的宗教

色彩和明朗欢快的世俗色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十分美妙。我只是用自己的理解跨

越时空与莫扎特音乐世界进行一场灵魂对话罢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莫扎特，

都有一个他所想象的“魔笛”，最后的舞台视觉呈现就是我的答案。 

 

W: 现在看来这部歌剧的舞台设计，几乎给了这部歌剧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而且



从视觉的角度，您的这个构思几乎决定了这部歌剧的整体面貌。 

 

G: 可以这么说吧。西方歌剧中能与东方产生关系的剧目并不太多。《魔笛》是一

个契机，也是我一直想创作的歌剧。莫扎特在生命中最后一年创作了《魔笛》，并

且这个故事背景放在东方的埃及，于是我建议导演这次将故事放在中国3500年前

的三星堆文化，并给他看了一些资料。他完全赞同了我的提议，于是一切就从这里

开始了。3500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与古埃及在时间维度上也是一种吻合。导演被这

一视觉思维所征服，接下来灯光和服装设计都在这个基础上展开。 

 

W:《魔笛》中很多浓艳的色泽，还有很多光体管的使用。以及很多中国民间的元

素，比如十二生肖，舞龙狮。谈谈您对于具体场景的处理吧。 

 

G:  浓艳的色调与当代有很大的审美关系，光体的运用主要来自与对于现代都市的

观察，比如你每天看到的街头商场橱窗霓虹灯广告等。这些元素使得视觉与现代的

观众产生关系。在开场表现森林巨兽的处理上，用了中国民间板凳龙的耍动方式，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视觉呈现。以及在第二幕中，我们用了十二生肖的形象

语言来表现林中动物的欢乐，夸张地头部灵感源于江南民间阿福的可爱造型，色彩

强烈的民间图案借鉴了黑光剧的手法，在紫外灯的照射下色彩浓烈、醒目、增加童

趣和神秘感。在赢得观众喜爱时还希望‘从八岁到八十岁的观众都爱看’。 

 

W: 您曾提到此次在挪威再度观看这个剧目时，觉得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个上

升空间具体指得什么？ 

 

G: 对于剧目的再认识。比如在舞台面幕的使用上，我采用了中国甲古文混搭埃及

图纹阿拉伯数字的块状构成，为了让舞台上的这个布景与表演产生更好的联系，与

歌剧故事的发生更好的关系。在帕米诺与帕帕基诺来到神殿时，这次我们将灯光分

了很多组具体勾画到每一组块状结构图形上，在不同的区域显现，人物跟踪灯光特

定的区域去表演增加了神奇感。 

 

W: 记得您有一个习惯，在创作西方经典歌剧前您会收集所有世界上呈现过的该剧

舞台影像版本观看，像是指挥的音乐作业？ 

 

G: 设计师的创作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你需要知道别人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回避别

人曾用过的创作角度。这好像是很多设计师的工作方法，我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意

大利佛罗伦萨剧场版和紫禁城太庙实景版的《图兰多》也曾被美国的著名舞台设计

大师乔治·西平在创作该剧之前研究过。尤其是创作西方经典歌剧观摩研究尤其重

要。当你全身心的进入到别人的文化领域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的路已被别人走

过了，你就像一个匆忙赶路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踏到别人的脚印。所以我在观看以

往作品时，时时提醒自己找到与他人世界之间思维轨迹的交点和自己文化思维创作

发展的坐标。 

 



W:《魔笛》的创作完成于2009年，记得在这一年您还设计了原创歌剧《山村女教

师》、鸟巢版《图兰朵》以及说唱剧《解放》，每一部都很不同。您如何在这些作

品中进行设计思维上的转换，而且还要做到不重复自己？ 

 

G: 对于设计师而言每一个戏都有不同的上场任务。每一个作品也有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生命、自己鲜活的性格、自己的语言。那么每部作品中什么最打动我，什么

最让我兴奋？挑战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比如做完《魔笛》设计之后，一个月之

后又上演的中国歌剧《山村女教师》回归到传统的写实主义风格当中。这是一个完

全凭直觉产生的设计，包括环幕多媒体、转台的使用。首先这个美丽的故事打动了

我，并希望把中国传统山水田园的意境营造出来与主人公美好的形象相吻合。木楼、

小桥、山峦晨雾、竹林、水车、小巷、村头广场、石路小径用真实的细节、水墨画

意境赞美山村，从而赞美人、赞美山村中一批美丽淳朴的心灵。另外一个挑战是空

间美学上的追求，365度转台的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运动的

舞台空间伴随多媒体的使用除了形成一个独特的水墨山水写意效果外为歌剧演员创

造非常好的传递声音空间环境也是这个设计的上场任务。 

 

W:《魔笛》的设计呈现和您以往的风格很不相同。 

 

G: 对我而言，这也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在尝试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

改变自己创作上的常规思路。简单说来算是一次自我“清理”吧。抛开以往的经验，

从新的角度以视觉的方式讲述一部歌剧。在这部歌剧里试图基于中国文化元素植入

西方古老的故事，以当代的视角、当代的色彩、当代的构图方式、当代的简约营造

画面，力图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元素中寻求融合。 

 

W:为什么想要有所改变？ 

 

G: 算是一种设计上的追求：追求简约，追求与当代的关系。追求一种国际化的视

觉语言，期待制作一个可以走遍世界的版本。当你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时，当

你不依赖强大的技术手段表达时，当你只喜欢这种简约形式做到了把故事讲清楚的

时候意义才会浮现，思考的问题才能凸显。 

 

W: 您一直都在行走世界，也在用您自己的方式抒写舞台。 

 

G: 作为设计师，眼界很重要不是吗？首先要知道世界上好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在

好的东西里面找到自己的传统。每一个创作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这是不能忽

视的。你所创作的作品是需要生长在土壤里，然后在土壤之上生发。你的创作力来

源于对于生活的观察，然后发展、放大、或者变化。我常常会问自己的文化脉络，

就是常说的地气。作品需要接地气，否则简单的模仿总是没有依据的。 


